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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山水与人伦日用:袁枚的美育路径

卢　 政

(鲁东大学　 人文学院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袁枚把“性灵”视为人格美的重要标志ꎬ从而将“性灵说”提升到人之生存与发展的哲理层面ꎮ 袁

枚以诗歌、自然山水以及人伦日用作为美育基本路径ꎬ在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自己的美育理念ꎬ
实现了自我美育、生活美育与人格美育的合一ꎬ突破了传统的局限ꎬ为中国古代美育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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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活跃于清代诗坛达 ４０ 余年的一代

宗师ꎬ袁枚主张艺术创作要努力抒写真实的情感、
性情、心灵ꎬ并将“性灵”视为人格美的最重要标

志ꎬ强调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培养人的性灵ꎬ也就

是说要培养尊重生命、热爱生活、个性解放、具有

平等意识的人ꎮ 因此ꎬ他不但是一位激情澎湃、精
神超然的诗人、文论家ꎬ还是一位见解深刻、眼光

敏锐的美育思想家ꎮ 当然ꎬ实事求是地讲ꎬ袁枚没

有留给后人美育方面的专著ꎮ 他虽然一生涉猎广

泛、著述颇丰ꎬ但其美育思想多散见于«小仓山房

集»«随园诗话» «随园食单» «子不语» «续子不

语»等著述中ꎬ与其诗学理论、美学主张、生活观

念紧密联系在一起ꎬ并融入具体艺术创作和日常

生活实践中ꎮ 概括来说ꎬ袁枚把诗歌创作、畅游山

水、人伦日用作为美育的主要路径ꎬ以此培养理想

人格、陶铸高尚情操ꎮ

　 　 一、诗———浸润人之生命意绪

南朝时期的钟嵘把“性灵”引入诗歌批评ꎬ明
代公安派明确提出“独抒性灵ꎬ不拘格套”的文学

命题[１]２１１ꎬ清代康、乾之际以袁枚为中心、赵翼等

为代表的性灵派登上文坛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

“性灵说”诗学体系ꎮ
袁枚深受明末逐渐兴起的反对封建礼教、追

求人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ꎬ对汉儒和程朱

理学的诗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提出了批评ꎬ认为

“六经尽糟粕” [２]２４３ꎬ将诗的本质视为人之性情的

抒发ꎬ他说ꎬ“诗者ꎬ人之性情也ꎮ 近取诸身而足

矣” [３]５６５ꎮ 袁枚 “论诗主抒写性灵” [４]１３３８３ꎬ他在

«随园诗话»中写道ꎬ“自«三百篇»至今日ꎬ凡诗之

传者ꎬ都是性灵ꎬ不关堆垛” [３]１４６ꎬ认为历史上流传

下来的优秀诗篇都是那些反映人的真性情、表现

人生真实感受的作品ꎮ 袁枚的“性灵说”不但集

中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理论ꎬ还深刻体现了其独特

的美育思想ꎬ如果我们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学观

念和创作主张是远远不够的ꎮ 在袁枚看来ꎬ“言
诗之必本乎性情也” [３]９０ꎬ没有性情ꎬ就没有诗歌ꎮ
“性灵说”指向的是人ꎬ“性灵” “性情” “真情”意

味着高洁的人格、纯净的心灵和本真的人生ꎮ 所

以我们认为ꎬ袁枚的“性灵说”更是一种人生观、
一种生存的自觉意识ꎬ它关乎人生宗旨ꎬ承载着对

人之生命、生存与发展的美学思考ꎬ因而蕴含着深

厚的美育意蕴ꎮ 袁枚继承先秦以来所形成的诗教

传统ꎬ将诗歌视为美育的重要手段和路径ꎮ “诗
人者ꎬ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ꎮ” [３]７４在袁枚看来ꎬ诗
可以浸润人的生命意绪、涵养人的生命情趣ꎬ可以

感发人的情志、陶铸人的品格ꎬ使人获得美感、实
现身心自由ꎬ从而达成自我生命的完善ꎮ

袁枚认为“性”是天赋的ꎬ “命”亦非人力所

能左右ꎬ所以要“究大义而顺人情” [５]６１３ꎬ顺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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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率性而为ꎬ就是人的生命之道ꎮ 而写诗赏诗

则是人顺适自性、任性而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

一ꎮ 在袁枚看来ꎬ写诗可以培育美好的情感、纯净

的性灵ꎬ“以为诗写性情ꎬ惟吾所适” [３]３ꎬ“诗ꎬ以
言我之情也ꎬ故我欲为则为之ꎬ我不欲为则不

为” [３]７３ꎮ 诗歌是个人情志的抒写ꎬ因而袁枚所说

的“性情”带有强烈的自我指向与个性特征ꎬ能否

自在自适地、诗意地生存ꎬ就成为人之生命最重

要、最关键的问题ꎮ 显然ꎬ在这里ꎬ“性灵说”已经

深入到人之生存与发展的哲理层面ꎮ
袁枚认为ꎬ作诗与做人是相通的ꎬ写诗可以张

扬任情适性的生命意绪ꎬ能够促进人的发展与完

善ꎬ使个体生命变得美好而充盈ꎮ 在«答蕺园论

诗书»中ꎬ针对程蕺园“来谕谆谆教删集内缘情之

作” [５]５２６ꎬ他坚决予以反驳ꎬ“鄙意以为得千百伪

濂、洛、关、闽ꎬ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 [５]５２６ꎮ 袁

枚在«题竹垞‹风怀›诗后»的序中援引朱彝尊不

删«风怀二百韵»一诗的先例ꎬ提醒人们诗在本质

上与弄虚作假、追逐名利是相悖的ꎬ他说ꎬ“竹垞

晚年自订诗集ꎬ不删«风怀»一首ꎬ曰:‘宁不食两

庑特豚耳!’此躗言也” [２]１７７ꎮ 而且袁枚进一步将

“不可解之情”与“不可朽之诗”联系在一起ꎬ强调

诗与人之情感、性灵间的紧密关系ꎬ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他将诗歌视为净化心灵、陶铸情操的重要手

段的思想倾向ꎮ 在袁枚看来ꎬ个体不再只是社会

伦常关系中的一个环节ꎬ而是不可重复、不可替代

的感性生命ꎻ也不再呈现为空泛抽象的人生意义

或一般的生命感怀ꎬ而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
有性灵情感和自然需要的自我ꎮ 因此ꎬ在实际的

艺术创作实践中ꎬ袁枚以身作则、躬身垂范ꎬ积极

践行自己的美育理念ꎬ通过写诗抒发个人的真实

情感、引导个体的身心欲求、培育完美的人格和高

尚的情操ꎮ
在袁枚那里ꎬ“性灵”不仅是作者为诗为文之

性灵、诗文本身之性灵ꎬ更是作者个人之性灵ꎮ 从

这个角度讲ꎬ写诗作文与做人成人是一体的ꎬ与人

的身心发展是一致的ꎮ 创作者通过写诗ꎬ既可以

反映个人的生命形象ꎬ也可以塑造人的美好生命

形象ꎮ 袁枚主张咏史诗应“借古人往事ꎬ抒自己

之怀抱” [３]４６７ꎮ 袁枚在诗作中所表现、所竭力追求

的任性自适的生命意绪ꎬ往往是与个体感性的生

理存在、情感欲望、自然本能紧密相连ꎬ他曾经明

确指出ꎬ“人欲当处ꎬ即是天理” [５]３４０ꎬ“使众人无

情欲ꎬ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ꎻ使圣人无情欲ꎬ

则漠不相关ꎬ而亦不肯治天下” [５]３７５ꎮ 因此ꎬ这种

生命意绪已经带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ꎬ超越了前

代ꎬ也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文人ꎮ 更难能可贵的

是ꎬ袁枚所竭力追求和试图通过写诗所培育的

“性灵”并非那些真实但低俗的官能感受和物质

享乐ꎬ而是摆脱了功利主义束缚的、能够体现个体

生命价值的高洁品质和情操ꎮ 袁枚认为进行诗歌

创作时ꎬ创作者如果不受约束地自由抒写ꎬ恣抒情

性ꎬ任由个人情感激流跌宕ꎬ久而久之ꎬ一种纯洁

高尚的人格和情操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形成ꎮ
因此ꎬ袁枚对僵化保守的经学思想、伦理纲常是持

坚决的否定态度的ꎬ他曾直言:“予于经学少信多

疑” [５]１８５ꎬ“«六经»虽读不全信ꎬ勘断姬、孔追微

茫” [２]２７１ꎮ 他甚至嘲笑“温柔敦厚”的诗教ꎬ公然

在诗 中 宣 称 自 己 “ 平 生 行 自 然ꎬ 无 心 学 仁

义” [２]２９３ꎮ 袁枚的三妹素文ꎬ聪明美慧ꎬ文采风华ꎬ
但由于受封建腐朽观念的浸染和束缚ꎬ一生过得

并不幸福ꎬ最终悲惨离世ꎮ 袁枚认为正是礼教的

毒害才导致了素文的命运悲剧ꎬ他在«哭三妹五

十韵»中写道:“冰心明月见ꎬ春恨落花知ꎮ 寂寂

芳华度ꎬ奄奄玉貌移ꎮ 九回肠早断ꎬ一日病难

治ꎮ 􀆺􀆺盼断黄泉路ꎬ重逢可有期?” [２]２９１－２９２在袁

枚的思想观念中ꎬ封建礼教与诗的本质是相悖的ꎬ
与生命的本质也是相悖的ꎮ

袁枚将诗作为美育的重要路径ꎬ通过创作和

欣赏诗歌来陶铸性灵、温润生命ꎬ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ꎮ 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美学家ꎬ袁枚一生培养

了众多弟子门徒ꎮ 在他看来ꎬ教育的目的不仅是

传授知识ꎬ更重要的是培养弟子的人文素养和审

美能力ꎮ 他提倡通过艺术审美形式ꎬ尤其是诗歌

引导弟子感受美、理解美ꎬ从而提升他们的品格修

养ꎮ 他认为ꎬ不论男女、地位、身份ꎬ人人皆可以通

过诗歌提升个人素养和品格ꎬ正如他所言ꎬ“诗言

志ꎬ劳人思妇ꎬ都可以言ꎬ«三百篇»不尽学者作

也” [５]３１７ꎮ 因此ꎬ袁枚在隐居随园期间ꎬ培养了一

大批学生ꎬ其中不乏女性弟子ꎬ据说他前后共招收

了数十位女弟子ꎬ正如他自己所言ꎬ“以诗受业随

园者ꎬ方外缁流ꎬ青衣红粉ꎬ无所不备” [３]８０６ꎮ 他反

对歧视女性ꎬ并对“女子不宜为诗”的观点进行了

驳斥ꎬ 他 说ꎬ “ 俗 称 女 子 不 宜 为 诗ꎬ 陋 哉 言

乎!” [３]５９０在他看来ꎬ有些妇人女子、村人平民没有

多少文化和学识ꎬ偶尔却能吟出一二妙句ꎬ这比许

多矫揉造作、缺乏真性情的文人强多了ꎬ“诗境最

宽ꎬ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ꎬ穷老尽气ꎬ而不能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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阃奥者ꎮ 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ꎬ偶有一二句ꎬ虽
李、杜复生ꎬ必为低首者” [３]８８ꎮ 另外ꎬ袁枚十分注

重在日常生活中创造良好的美育环境、营造适宜

的美育氛围ꎮ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ꎬ他对女弟子

采取的是一种以“诗会”为核心的集体教育与以

“书信”为媒介的个别指导相结合的美育方式[６]ꎮ
在袁枚的悉心指导下ꎬ随园女弟子大多成长为具

有真诚执着、温婉自然性格的艺术人才ꎮ 从现存

文献来看ꎬ她们的创作多以血泪为诗、生命为诗ꎬ
处处洋溢着“真性情”ꎬ丝毫没有迂腐和虚伪气

息ꎬ充分体现了袁枚美育的效果ꎮ 从美育实践角

度而言ꎬ袁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女性美育的开

拓者ꎮ
袁枚倡导“性灵说”ꎬ主张人应该“率性任所

言” [２]２９２ꎬ他将写诗与培育完美人格相统一的思想

观点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ꎬ因此其“性灵说”作
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诗歌理论ꎬ实质上就

是一种内在超越之学ꎬ亦是一种通过审美而育人

成人的美育之学ꎮ 他所向往的是通过对本真性灵

的自由展现和抒发ꎬ任性自适ꎬ无拘无束ꎬ最终实

现对现实的超越、对传统的超越、对伦理道德的超

越、对人生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ꎮ 在袁枚等人的

倡导和推动下ꎬ中国古代美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呈

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作为生命体验的内容和

尺度ꎬ“性灵”“性情” “真情”被提升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ꎮ 在袁枚的影响下ꎬ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

生命自觉意识大大提高ꎬ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生

存状态ꎬ注重自我价值、自我意志的实现ꎬ强调人

的主观性、真实性、个体差异性(个性)ꎬ表征着一

种新的美育思潮的兴起ꎮ

　 　 二、自然山水———陶养人之性灵情操

在袁枚的内心深处ꎬ畅游山水、笑傲林泉是一

种极为惬意的生存和生活状态ꎬ亦是深切领略天

机以及人生中无法言说的真谛、获得生命自由与

解放、培植高尚人格和情操ꎬ从而达于完美生命境

界的一条重要途径ꎮ
中国古人历来认为山水有“至性”ꎬ孔子曾

言:“知者乐山ꎬ仁者乐水” [７]６９ꎬ宋代郭熙父子提

出了“君子爱夫山水”的命题ꎬ明代袁中道亦言

“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 [８]４６０ꎮ 深受

先贤思想影响的袁枚ꎬ对自然山水充满了无限深

情ꎮ 一个人若要铸就完美的君子人格ꎬ必须要有

自适的成长场所(环境)ꎮ 在袁枚看来ꎬ对于个体

而言ꎬ最理想的自适场所就是大自然ꎬ全身心地投

入自然山水的怀抱ꎬ这是寻求生命价值、陶铸理想

人格的最佳选择ꎮ 袁枚在«桂冠»一诗中写道:
“归心浓后官箴少ꎬ除却林泉总不思ꎮ” [２]８２ 他认

为ꎬ入仕为官会受到诸多羁绊ꎬ很难达于自由、完
美的人生境界ꎬ而投身大自然ꎬ徜徉于山水间ꎬ能
够使个体获得身心的自由潇洒ꎮ 所以他三十出头

就辞官归隐ꎬ在南京小仓山优游林泉ꎬ吸纳金陵灵

秀之气ꎬ随心所欲ꎬ自得其乐ꎮ 袁枚一生喜好山

水ꎬ桂林、华山、雁荡山、玉女峰等风景名胜都曾留

下他的足迹ꎬ甚至晚年还远游海内ꎬ任情于山水之

间ꎬ对此其著述中多有描述ꎬ如其«与树斋尚书»
所言:“六七年来ꎬ遨游二万余里ꎬ东南山川ꎬ殆被

麻鞋踏遍” [９]３１０ꎬ其诗«春日偶吟»亦谓:“万里游

归说武夷ꎬ江山成就六年诗ꎮ 而今自笑无游处ꎬ闲
步柴门数竹枝” [２]７６４ꎬ等等ꎮ 由此可知ꎬ亲近自然、
徜徉山水已成为袁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和人

生成长的重要路径ꎮ
袁枚不但主张通过欣赏自然山水以陶养性

灵ꎬ还强调通过创造自然美景以提高个人精神境

界ꎮ 他曾经提出 “园林之道ꎬ与学问通” 的观

点[５]２０６ꎮ 他说:“夫物虽佳ꎬ不手致者不爱也ꎻ味虽

美ꎬ不亲尝者不甘也ꎮ 子不见高阳池管、兰亭、梓
泽乎? 苍然古迹ꎬ凭吊生悲ꎬ觉与吾之精神不相属

者ꎬ何也? 其中无我故也ꎮ” [５]２０５这一论述是极其

深刻的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育的特质ꎬ即美育

的实施不但需要通过观照、亲近审美客体欣赏美ꎬ
更需要主体亲自动手去创造美ꎮ 在袁枚那里ꎬ游
园、造园都是人们放飞心灵、解放自我、获得精神

愉悦的重要手段ꎮ 袁枚任江宁县令时ꎬ购得江宁

小仓山下荒废已久的织造园ꎬ“园倾且颓ꎬ􀆺􀆺百

卉芜谢ꎬ春风不能花”ꎬ于是袁枚亲自动手设计ꎬ
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对其进行了修葺改造ꎬ“随
其丰杀繁瘠ꎬ就势取景” [５]２０４ꎬ并将其改名为“随
园”ꎮ 园内“造屋不嫌少ꎬ开池不嫌多ꎮ 屋少不遮

山ꎬ池多不妨荷ꎮ 游鱼长一尺ꎬ白日跳清波ꎮ 知我

爱荷花ꎬ未敢张网罗” [２]９５－９６ꎮ 袁枚在随园内读书

吟诗、品茗赏荷、戏水观鱼、悠游林下ꎬ自由自在ꎬ
随性而为ꎬ充分享受自然山水之乐ꎬ呈现出“花密

人康”的和谐完美图景[５]２０６ꎬ随园因此成为他心目

中滋养身心、陶养性灵的理想场所ꎮ 更难能可贵

的是ꎬ袁枚并非独自享受随园的自然之美ꎬ而是将

随园面向众人开放ꎬ不筑围墙ꎬ任人往来ꎬ不加限

制ꎬ正如随园门联所言“放鹤去寻山岛客ꎬ任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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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四时花” [３]３８６－３８７ꎮ 据说随园经常游人如织ꎬ人
们在园内可以自由欣赏自然美景ꎮ 由此可见ꎬ游
园造园、亲近自然已然成为袁枚践行乃至推广其

美育理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ꎮ
袁枚认为ꎬ对于诗人而言ꎬ自然山水是促其成

长和完善的重要途径ꎮ 自然之美可以娱情怡性ꎬ
可以给人灵感ꎬ兴之所至ꎬ诗中便自有真意ꎬ也就

是说自然山水可以激发和培育人的诗情、诗性ꎬ正
如其诗«春日偶吟»所言“江山成就六年诗” [２]７６４ꎮ
在袁枚看来ꎬ一个人如果无拘无束地生活在自然

山水之间ꎬ任情而为ꎬ自由翱翔ꎬ天人相化ꎬ物我合

一ꎬ长此以往ꎬ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自然率真的

性情和高雅纯净的情操ꎮ 因此ꎬ袁枚对山水自然

情有独钟ꎬ努力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之

美ꎬ并把自然山水入诗入文ꎬ寄以性灵、托以深情ꎮ
可以说ꎬ诗人的心境、意绪、生活乃至个人的成长

与发展都与自然山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ꎬ正如

清代诗人赵翼评价袁枚时所言“其人与笔两风

流ꎬ红粉青山伴白头” [１０]４９５ꎮ 从一定意义上讲ꎬ袁
枚的诗之所以感人至深、沁人心脾ꎬ与其热爱山

水、亲近自然、自觉融入大自然不无关系ꎮ 袁枚的

诗大多意象灵动、见性见灵ꎬ蕴含着浓厚的自然情

怀ꎬ实现了自然之美与人格之美的融合统一:“风
中梳裹雾中藏ꎬ雨是浓妆月淡妆ꎮ 莫道玉人长不

老ꎬ秋来也有鬓边霜” [２]６２７ꎬ“秋夜访秋士ꎬ先闻水

上音ꎮ 半天凉月色ꎬ一笛酒人心ꎮ 响遏碧云近ꎬ香
传红藕深ꎮ 相逢清露下ꎬ流影湿衣襟” [２]２１３ꎬ“还
乡重出武林城ꎬ天放湖光半日晴ꎮ 翠鸟冲烟飞雨

后ꎬ花枝当路劝山行” [２]２２５ꎬ“天风肃肃衣裳飘ꎬ人
声渐小滩声骄ꎮ 知是天台古石桥ꎬ一龙独跨山之

凹ꎮ 高耸脊背横伸腰ꎬ其下嵌空走怒涛” [２]６１０ꎬ
“明月爱流水ꎬ一轮池上明ꎮ 水亦爱明月ꎬ金波徹

底清” [２]１２１􀆺􀆺文如其人ꎬ诗如其性ꎬ这些优美清

新的诗句ꎬ既是袁枚独特性灵和高雅人格的真实

写照ꎬ亦是其鲜明美育观念的形象传达ꎮ
“性灵说”在袁枚的思想体系、艺术实践乃至

现实生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ꎬ性灵已然成

为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而在袁枚的美学和艺

术世界中ꎬ抒写性灵的最佳承载物是自然山水ꎬ抒
写性灵离不开自然山水ꎮ 对其进行审美观照ꎬ其
实就是一种个人自我生命价值实现的方式ꎬ甚至

说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ꎬ可以愉悦身心、净化心

灵、陶冶情操ꎬ使人的情感结构、人格品质日趋完

善ꎬ最终成为一个有着“赤子之心” [３]７４之人ꎮ 因

此纵情山水林泉、感悟自然之美在袁枚的人生历

程中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美育途径ꎮ

　 　 三、人伦日用———涵养人之生活情趣

袁枚标举性灵ꎬ强调真性情ꎬ崇尚率直本真的

人生ꎬ注重个体修养ꎬ主张在人伦日用中培养广泛

而高雅的生活情趣ꎬ体现了他独特的美育立场和

美育态度ꎬ这也是其美育思想更贴近现实人生、更
具人间烟火气息的重要原因ꎮ

袁枚的诗作内容广泛、感情丰富、见识广博ꎬ
与他广泛的生活情趣不无关系ꎮ 广博而高雅的生

活情趣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ꎬ源于他对生活和美

的积极感受和深切体验ꎮ 在袁枚看来ꎬ个人所亲

历、所见闻、所触动的身边事在其生命中都占有一

定的位置ꎬ生命的价值在于人的真性情ꎬ而真性情

就存在于身边平凡琐细的人伦日用中ꎮ 因此袁枚

将审美目光投向现实生活ꎬ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发

现美ꎬ致力于在人伦日用中美化人生、陶铸人格ꎬ
这一点对于当代的审美教育极具启发性ꎮ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观点ꎬ美主要分为自然美、
艺术美、社会美和科技美四种形态ꎬ那么相应地ꎬ
美育活动大致可分为自然美育、艺术美育、社会美

育和科技美育这四个方面ꎮ 其中社会美育涉及的

面比较广泛ꎬ包括的内容也比较庞杂ꎬ像美容、美
食、养生、健身、服饰等都与美育密切关联ꎮ 袁枚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美学家ꎬ早在两百多年前

就对一些具体的社会审美实践问题进行过思考ꎬ
提出了诸多具有美育意义的观点主张ꎮ

袁枚十分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的高雅

情操和真性情的人格ꎬ努力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融入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ꎬ体现了一种世

俗化、日常化的美育倾向ꎮ 作为一个以“真性情”
为人格美最重要内容的古代文人ꎬ袁枚一生“好
味ꎬ好色ꎬ好葺屋ꎬ好游ꎬ好友ꎬ好花竹泉石ꎬ好珪璋

彝尊、名人字画ꎬ又好书􀆺􀆺” [５]５０４辞官退隐期间ꎬ
袁枚吟咏弄墨、赏字鉴画、莳花弄草、交友宴饮、享
受美食、品味香茗、流连歌舞ꎬ这种平淡无奇的生

活并非他对仕途不顺的消极反应ꎬ而是他意图丰

富生命内涵、提升人格境界的主动选择ꎮ
袁枚尤其喜爱饮茶ꎬ将饮茶比作“玉”和“水

晶” [１１]２７４ꎬ并且注意到了饮茶“释躁平矜” “怡情

悦性” [１１]２７４的美育功能ꎬ认为饮茶有利于构建人

格美ꎮ 所以每到一地ꎬ袁枚都特别留意当地茶叶ꎬ
仔细观赏ꎬ细细品味ꎮ 他对龙井、梅片、毛尖、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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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武夷山茶、六安银针、常州阳羡茶、洞庭君山茶

等的形态、特点都曾作过详细的描述或独到的评

价ꎬ还将品茶的美感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来ꎮ 在

袁枚的诗文中有诸多关于茶叶种植、采摘、加工、
收藏、烹煮、饮用的细致描述和对茶香、茶美的真

切感悟ꎬ例如其«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ꎬ
渡水穿花趁夕阳ꎮ 万片绿云春一点ꎬ布裙红出采

茶娘”生动描绘了身着红裙的姑娘在葱茏的茶海

中采茶的场景[２]５５４ꎬ其«随园食单􀅰茶酒单»中的

“先嗅其香ꎬ再试其味ꎬ徐徐咀嚼而体贴之ꎬ果然

清芬扑鼻ꎬ舌有余甘ꎮ 􀆺􀆺故武夷享天下盛名ꎬ真
乃不忝ꎬ且可以瀹至三次ꎬ而其味犹未尽”则详细

描述了品尝武夷山茶的步骤以及所获得的独特

美感[１１]２７４ꎮ
袁枚认为饮食与作诗有一致之处ꎬ对于人之

品格情操的陶养都具有重要影响ꎮ 作为一个热爱

生活、兴趣广泛、追求“真性情”的风流才子ꎬ袁枚

对美食有相当研究ꎬ他认同«中庸»中“人莫不饮

食也ꎬ鲜能知味也”的观点ꎬ明确指出ꎬ“学问之

道ꎬ先知而后行ꎮ 饮食亦然” [１１]１ꎮ 需要注意的

是ꎬ袁枚对饮食的思考并非仅仅局限于吃饱吃好

的生理欲求层面ꎬ还更多地指向了悦目怡情、提升

品格的精神层面ꎮ 他十分看重美食对于修养身心

的重要作用ꎬ提倡饮食的美学化、文明化ꎬ为此曾

写过一部美食专著«随园食单»ꎬ详细记载了三百

多种美食佳肴、地方小吃及其烹饪制作方法ꎬ分享

了自己的美食鉴赏经验和感悟ꎮ 这部«随园食

单»有很多生活美育的观点主张ꎬ同时蕴含着当

代身体美学的思想萌芽ꎬ堪称一部由饮食之美到

人格之美进而展现人生之美的奇异之作ꎮ 在«随
园食单»中ꎬ袁枚专门列了“戒单”一章ꎬ提出了具

有美育意义的“戒耳餐” “戒目食” “戒穿凿” “戒
落套”等观点ꎬ反对在饮食上那些不利于养生、不
利于身体健美的贪多、图虚名、图新奇等观念和做

法ꎮ 他说ꎬ“唐诗最佳ꎮ 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

不选ꎬ何也? 以其落套故也ꎮ 诗尚如此ꎬ食亦宜

然” [１１]４４ꎮ 他还从养生的角度肯定了饮酒的“驱
风寒ꎬ消积滞”的作用[１１]２８６ꎮ 此外ꎬ袁枚对饮食氛

围也颇有研究ꎬ每有客来ꎬ他都要叫人将餐桌摆到

一些景致优美的亭榭中ꎬ并安排歌舞助兴ꎮ 袁枚

之所以能寿达 ８２ 岁高龄ꎬ与其注重在人伦日用中

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不无关系ꎮ 古人云:“食
色ꎬ性也” [１２]２１５ꎬ但是真正从审美的角度谈论

“食”ꎬ把饮食与人的养生、性灵联系在一起ꎬ把美

食作为娱情养心、提升生命质量的重要手段的ꎬ袁
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人ꎮ

袁枚注重个体的修养ꎬ大力倡导平等观念ꎬ强
调每个人都有通过艺术和审美活动表达真实性情

的权利ꎬ并且将这一观念渗透于人伦日用中ꎬ体现

了对“真性情”的人格之美的热切追求与向往ꎬ具
有鲜明的时代超越性ꎮ 在审美问题上ꎬ袁枚向来

不以性别、地位、身份论高下ꎬ他说ꎬ“诗能入人心

脾ꎬ便是佳诗ꎬ不必名家老手也” [３]６１０ꎮ 如前文所

述ꎬ在中国古代美育史上ꎬ袁枚比较早地关注到了

女性美育问题ꎬ体现出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ꎮ 他

认为妇女的日常生活内容不仅仅是相夫教子、服
侍公婆、操持家务ꎬ妇女还可以读书写字、吟诗作

对ꎬ追求审美的享受和精神的自由ꎮ 他同情女性、
尊重女性ꎬ关注女性成长成才ꎬ认为女子有审美的

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事ꎬ无可厚非ꎬ他在«随园诗

话»中明确指出ꎬ“圣人以«关雎» «葛覃» «卷耳»
冠三百篇之首ꎬ皆女子之诗” [３]５９０ꎮ 清代学者章学

诚曾经批评«随园诗话»说:“俚女村姬ꎬ臆度昭阳

长信ꎻ畦氓野老ꎬ纷争金马玉堂ꎮ 大似载鬼一车ꎬ
使人喷饭满案ꎮ” [１３]５７０章学诚对袁枚的指责ꎬ恰好

从侧面印证了袁枚在美育问题上所持有的人人平

等的先进思想ꎮ 在美育问题上ꎬ袁枚亦以造就

“真性情”为核心的人格之美为目标ꎬ只讲性情而

不讲身份、地位与性别ꎬ鲜明地表达出强烈的追求

个性自由和解放天性的精神与意识ꎬ在中国古代

美育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ꎮ

总之ꎬ作为一个爱好广泛、率真自然、通脱疏

浚、具有崇高人生理想的伟大诗人和美学家ꎬ袁枚

把“性灵”视为人格美的最重要标志ꎬ并且对培育

这种人格美的途径和手段作了深入思考ꎮ 他将自

己的人格美理想融入诗歌、自然山水以及人伦日

用中ꎬ积极践行了自己的美育理念ꎬ从这个意义上

讲ꎬ袁枚的美育思想就是一种扎根于现实生活中

的自我美育、生活美育与人格美育的有机统一ꎬ突
破了封建等级观念和传统美育思想ꎬ为中国古代

美育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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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 Ｚ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Ｌｕ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３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ｕａｎ Ｍｅｉ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ｔｈｕｓ ｅｌｅｖａ￣
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ｅ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ｔｈ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ｈｉｓ ｏｗ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ꎬ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ꎬ ｌｉｆ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ａｄｄｅｄ ｎｅｗ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ｕａｎ Ｍｅｉꎻ ｐａｔｈ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ｐｏｅｍꎻ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ꎻ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责任编辑　 雪　 箫)

􀅰７１􀅰

诗、山水与人伦日用:袁枚的美育路径


